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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是农历的十月初一。进入农历十月，寒冬已然到来。古时人们会在这一天为亲人送去抵御寒冷
的冬衣，慢慢地逐渐发展为也要为祖先、亡人一并送过冬寒衣。因此，农历的十月初一也是中国传统的祭祀
节日——寒衣节。

寒衣节，当促使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沉静下来，追忆先人、感怀往事。当此时刻，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
灵魂安静下来，直面死亡，更深刻地去理解生命的意义、感悟生命的价值……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
点”，生与死是生命周期的必然，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议题，关乎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福祉，关乎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

2020年 12月9日，教育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
的提案》的答复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推进生死教育相关政策落地落实。开展生死教育对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

——编者

寒衣节，让我们聊聊生死教育

近日，第八届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在厦门
召开，会议以“华人生死学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
医学、哲学、教育学、殡葬行业等各领域专家齐聚
一堂，共话死亡教育。

谈死才能论生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关于生死议题的探讨由
来已久。孔子曾云“未知生，焉知死”，认为不知道
生命是什么的人，怎么知道死亡是什么。而生死学
家则认为，正视死亡、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是引导
人们追求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必由之路。

每个人都知道人终有一死，生命只有一次，但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生命之宝贵，需要珍惜爱
护。与会者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近
年注意到，因为缺乏意义感和价值感导致焦虑、
失眠以及心理问题的学生很多，“学生出现自杀、
自伤、伤害他人的问题，根源之一是对于人生和
死亡的看法出现了错误”。2021年，《半月谈》在
全国若干省份调研发现，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
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生命无价值感的“四无”
青少年越来越多。同年，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提出“空心病”概念，指
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症状为觉得人生毫
无意义，对生活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这意味着生死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大且紧
迫的。

与会专家指出，死亡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终生
都需要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生死教育可以帮助
人们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人们往往讳言死亡，但没有人能够回避死亡。如果
我们没有死亡准备，在将来面对它的时候可能会
不知道该怎么做。学会如何面对死亡，能让我们在
面对无论是自身还是他人的死亡时多一分理性、
少一分惶恐，避免过度的痛苦和心理创伤，珍惜现
有的生活与生命。

生死教育的本质是爱的教育

生死教育也是教人们如何去爱的教育。以向
死而生的态度体会生命的价值，进而热爱生命。人
面对死亡天然会感到恐惧，而爱可以超越生死，实
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和谐。会议承办方代表厦门
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尤其强调死亡的人文
内涵，“每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可以在天、人、物、
我的关系上寻求到一种共融，寻求到永恒的生命
意义和价值并在不断超越、整合中达到平安的感
受”，在人与外界的和谐中安顿生命。

作为大陆安宁疗护和生死教育的积极推动者
路桂军介绍：2022年2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15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提
出，发展安宁疗护服务，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发展专
项工程。推动安宁疗护的发展，需有良好而普及的
生死教育作为土壤。安宁疗护的核心是提升生命
终末期的患者生命质量，对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
支持和人文关怀。推行安宁疗护的前提是生死观
的转变，追求少痛苦、多关爱、有尊严的善终，首
先需要转变安宁疗护就是“放弃治疗”“见死不
救”的误解，这也能减少临终期“活人花钱，死人
受罪”的过度医疗，去者善终，留者善别。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魏德东应邀与会，他特别指
出，“在安宁疗护中会产生接纳、和解与希望，这
些价值观也是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而且可
能是全人类未来价值观的要义。”魏德东教授指
出，“生死教育将帮助我们每个人对生死有更透彻
全面的理解，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每个人的生
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得有
任何的轻视或忽视。站在生死学的高度，人与人在

本质上是平等的。生死教育的内涵，就是在个人对
自我价值肯定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世界关系的
和解。生死教育传播的平等、尊重、关爱、和谐、希
望等理念，不仅可以改善病患的生命质量，而且有
助于提升所有人的生命境界，让所有人受益。”

生命教育中要敢于直面死亡

2010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主题中明确提
出，要学会生存生活，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加强对生死教育的研究。

然而不少与会者反映，目前在大学和中小学
开展生死教育都遭遇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忌
讳。“目前生命教育还有失宽泛和笼统，难以给学
生带来触动。”包括本刊主编贺春兰在内的现场屈
指可数的几位与会教育人反思：我国生命教育中
目前直面死亡的勇气、探索和系统研究还比较匮
乏。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刘慧指出，在
生命教育蓬勃发展的历程中，学校生死教育研究
和实践目前还极为有限。刘慧指出，各级各类学校
应该作为普及生死教育的主要阵地，结合各教育
阶段特点，开设生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讲座，将生
死教育纳入思想品德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把生死
教育融入课堂教育教学，扩大生死教育工作覆
盖面。

生死教育需要跨界合作

会议发起人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理事
长雷爱民强调，推动生死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的
相关组织机构和研究机构，吸收和培养更多研究
性人才，进一步深化生死教育的研究，并挖掘我国
传统文化内涵。目前，国内已有一批长期研究与实
践生死教育的专家和学者，初步建设组成了关注
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学术共同体。未来仍需继续
推进生死教育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生死教育工
作水平，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生命教育格局的
建设和完善。雷爱民还希望，生死学能纳入教育部
的学科专业目录当中，为生死学正名。

推动跨界合作，构建生死教育合作共同体。生
死教育要落到实处，需要政行校企研跨界合作。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开设了现代殡
葬技术与管理专业、陵园服务与管理专业、殡葬设
备维护技术专业，旨在为殡葬行业培养具有生命
文化理念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院长何振锋在会
上介绍了殡葬行业如何基于自身特点开展生死教
育的探索。何振锋表示，生命文化学院的现代殡葬协
同创新实训中心建筑面积达1780平方米，已实现
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六位功能”于一体。学院打造了多个丰
富的体验项目，搭建了充足的资源，以便学生在沉浸
体验、冥想感悟中接受生命教育。通过技术手段为教
育赋能，实现殡葬新技术与殡葬教育互融互动，为殡
葬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生命教育工作者要密切与生死教育相关的
医疗、殡葬等行业的互动合作。一方面，在相关行
业机构中建立生死教育基地，为从业者进行生死
教育培训，开展相关合作研究，利于提升从业者认
知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相关行业可以
参与生死教育，提供实践经验和帮助，在生死教育
中联动相关行业，开展参观殡仪馆、参与安宁疗护
等活动，拓展生死教育的方式方法。医疗、养老、殡
葬等社会相关行业组织起来一体化地推进生死教
育。”在何振锋看来，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
建立起正确的生死观，才能够在殡葬领域中为逝
者提供暖心的最后一站服务，为逝者家属面对亲
人离去提供心灵抚慰。

生命教育要直面“死亡”
实习生 黄欣玥 本报记者 朱英杰

向死而生，人们便会更在意生的价值

山东大学王云岭副教授一直致力于生死教
育，他从 2006 年起便在山东大学为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开设了专业选修课程“死亡文化与生
的教育”。2021年，该课程被山东大学认定为
通识核心课程，以“大学生生死教育”的课程
名称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您是怎么接触
到生死教育这个领域的？为什么您致力于在这
个领域发展？

王云岭：我是在医学院校做医学伦理学教
学和研究工作的。医学伦理学领域有一个很重
要的专题是死亡医学伦理，涉及如何处置终末
期病人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插管，要不要心肺
复苏，以及安宁疗护等。我发现处理好这些问
题的基础是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因此意识到
人们的生死观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后来，我注意到校园里面有学生自杀、
自伤、伤害他人的事件发生。我认为这些问
题背后的根源之一也与年轻人对生死的看法
有关。我在文献中看到死亡教育在国外很普
遍，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也有很多成功的教育
实践，但我们大陆很少有相关课程。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对医学专业和
非医学生的通识课，您的生死教育课程内容会
有什么不同？

王云岭：对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安宁
疗护、尊严死亡等内容与他们的专业密切相
关，我会重点和学生进行交流，也通过一些体
验活动来达到教学目的。对于非医学专业的同
学，我会更多关注生命教育的内容，例如探讨
生命的意义、个人的存在性问题等。对非医学
专业的同学，我会从一个公民的角度讲安宁疗
护。了解这些内容，当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
自己遇到威胁生命的疾病，抑或是生命到了终
点的时候，将有利于做出明智和理性的医疗决
策，提高生命质量，维护生命尊严。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据您观察，学
生为什么会选修这些生死教育的课程？

王云岭：根据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大多数
选修这个课程的学生一般是出于两个原因。一
个是兴趣。面向全校开设生死教育这样的人文
类的课程，对于扩展、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和
素养很重要。学生也认为这对他们的成长很重
要。另一个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很多学生
遇到了一些挫折，对死亡问题有困惑。还有的
学生可能是心理上有抑郁的情况，他希望通过
这些课程能够打开心结，缓解自己的焦虑或者
抑郁的症状，或者是找到人生的答案，解除人
生的困惑，来实现自己的成长。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为了解决自身
问题来选课的需求大吗？

王云岭：是有不少需求的。我举一个例
子，今年我在做一个课程导入时，问大家有没
有想过自己的死亡。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我们天天想死。”我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我
问为什么天天想死，他说“老师，我们真是这
样想的，太累了，太卷了”。我再问其他同
学，结果全班有不少同学都说确实这么想过。
这反映出现在学生的竞争压力极大，为了让自
己不落人后，总是在争各种机会。不少学生觉
得，自己好不容易考到好学校来，不拼就对不
起自己，以前在学校里一直是名列前茅，到了
这里就不行了，感觉自己的生活没有了支撑。
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大学生其实是拿自己的
拼搏、奋斗、内卷来支撑起自己生活的意义，
导致大家都非常累，有的撑不下去，有的睡不
好觉，焦虑抑郁。这种情况很常见。

换句话说，不少学生确实是出现了“空心
病”。一些学生之前从来没有为自己安排过人
生，到了大学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没有自己
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缺乏意义感、价值感，由
此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摒弃偏见和忌讳 对死亡畅谈无阻

2013 年王云岭的生死课被评为山东省的
精品课程，之后又被以慕课形式邀请进入中国
东西部高校联盟智慧树平台，从 2015 年秋冬
季学期开始上线。出乎王云岭预料，上线后
选课的人数越来越多，从第一个学期的近
7000 人 ， 到 2019 年 之 后 ， 每 个 学 期 都 有
10000-15000人。2017年，该课被教育部认定
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校也把这个课
程推荐到“学习强国”上线，后来又在“中
国大学慕课”“超星·尔雅”等平台陆续上
线。2022 年，该课程再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目前
线上平台学习人数累计超过 30 万，以青年学
生居多。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作为专业工作
者，您怎么看待生死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

王云岭：第一，生死教育让人们认识到死
亡的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非常忌讳死亡
的，其实死亡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我
们不应该用负面的方式来看。死亡其实具有重
要意义。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死亡可以帮助
终末期解脱痛苦。从社会角度来讲，死亡对
那些不可能逆转的严重失能、失智高龄老人
来讲可以终止治疗，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医疗
卫生资源。另一方面，死亡是自然界新陈代
谢的方式。人类的进化是通过死亡与新生来
实现的。通过生死教育，可以让人们认识到
这些价值。

第二，死亡能够帮助我们反思人生。死亡
让我们产生人生的迫切感，去思考当前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避
免利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从
而能够扩宽生命的深度和厚度。还可以让我们
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防止自伤或伤害他
人。通过生死教育，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宝
贵，认识到生命对于我们的价值，把握自己的
人生。

第三，生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做好面对死
亡的准备。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
生命大限。如果我们没有死亡准备，在将来我
们面对它的时候可能会惊慌失措，在决定医疗
干预措施的时候，我们无法理性地做出选择。
面对死亡的哀伤，也是一个生死教育非常关注
的内容，因为不恰当的哀伤，比如过度哀伤或
者延迟哀伤，会对生者的身心造成严重的
伤害。

另外，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当前国家卫健
委正在推广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是接受不以治
愈为目的，而仅以提升病人生命质量，减轻痛
苦为目的的医疗措施。安宁疗护的一个重要前
提是死亡教育，如果人们对死亡非常忌讳，那
么安宁疗护就很难推展。我们要通过死亡教育
让人们认识到医学无法改变人的死亡，接受死
亡的必然性，从治疗转向提升生命末期的
质量。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在这么多年开展
生死教育的实践中，您总结了哪些经验？

王云岭：首先，高校老师开设生死教育课程
要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有很多老师在申请开
课阶段就遭遇了障碍，很多人会对这个课程有
误解，以为这个课是教学生怎么去死的。恰恰
相反，这个课程是帮助学生能够理性地看待自
己的生命。我注意到，很多讲生死教育的老师
都与患有抑郁症的学生有联系，帮助他们摆脱
抑郁症，还有对自杀倾向的孩子进行干预，改
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能够珍惜生命好好活
下去。

其次，生死教育必须灵活教学。在课堂上不
能照本宣科，必须有体验活动。也不只局限在课
堂，还要有课下的体验活动。比方说去殡仪馆、
墓地、医院的肿瘤病房或者安宁疗护中心，让学
生去亲身体验生命的终点，人世的无常。让学生
抱着反思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这样才能够真正达
到具身认知的效果。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您在这么多年开
展生死教育的过程中，有哪些心得和收获？

王云岭：开展生死教育让我在心理上更平静
坦然，面对死亡话题不会感到恐惧，能够正确地
看待家庭生活事业和自己的人生成长中的跌宕起
伏，保持自己的情绪的平稳快乐。总的来说，作
为生死教育的老师，肯定会首先去思考如何过好
自己的人生，希望能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些示范。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在您看来，理想
的生死教育是什么样的？

王云岭：从整个国家来讲，我认为生死教育
应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开
设相关的生死教育课程或者生死教育讲座，让每
一个孩子在从小到长大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认识
到人生有死亡，认识到死亡对生命的重要意义。
大学里面每个专业都应有选修生死教育课程的机
会，既然学生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应该提供机
会。不仅如此，对病人和家属的死亡教育也非常
重要，需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方式，比如办讲座、
座谈或者是“死亡咖啡馆”，鼓励有需要的人自
愿参加，在活动中引导参与者坦然地交流死亡相
关的话题，对死亡畅谈无阻。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在这么多年的生
死教育过程中，您本人对于生死教育的理解有没
有什么变化？

王云岭：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把生死教育看
作是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课，它帮助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改变生死观念，能够更好地适应
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看到社会上发生的大学生
自杀自残伤害他人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以及我们
国家推广安宁疗护，公众死亡观念滞后等等，我
逐渐地认识到死亡教育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生命
教育课程。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生命做出反
思，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出安排，在生命接近终
端的时候做好准备。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您认为目前中国
的死亡教育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方面？

王云岭：首先，现在我们开课的阻力很大。
要从观念上摒弃我们对于死亡的偏见和忌讳，对
生死教育的误解必须要消除。其次，现在开展生
死教育的师资力量很有限，能够讲相关课程的老
师太少。现在有一些培养生死教育师资的组织活
动，但受到各方面限制，受益的人很少。我希望
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希望教育部
门能够给我们支持和鼓励，号召学校开设相关的
生死教育课程、讲座等，大力推动生死教育事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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